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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府与孟府，作为共处邹、鲁的两个颇具特殊性的家族府邸，既因为孔子和孟子在儒家思想上的前

后相继和地缘相近而形成了在家族生活与个人情感上相依相携、共生共荣的亲密关系，也因为二者在儒家文

化中创、继者身份的不同而形成了在政治事务、家族建设、府务管理、家学教育等方面主导与被主导、统辖与被

统辖的不平衡关系。由现存谱、志文献与传世碑碣研探，可揭示出两个家族之间频繁的交往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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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与孟府，作为历史上共处邹、鲁的两个特殊家族府邸，缘于共同的思想渊源与相同的政治渊源

而形成了彼此间在人际关系、家族事务乃至于家族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紧密关联，建立起了彼此相互

依存、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在交往性质上，两府之间既有官方化政治性色彩，也不乏民间私

人友情。在交往势位上，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高势位状态，即前者处于主动关怀、管辖与统领地位，后者

处于相对被动地被关怀、被管辖与被统领地位。这主要由两个家族文化的代表———孔子与孟子，作为开

创者与后继者的历史地位所决定。

一、孔府在政治事务上统领孟府

自北宋仁宗至和二年( 1055) 封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以来，金、元、明、清代代相沿。孔

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在历朝对儒学的不断重视与提倡中不断提升，其权力行使范围也由主持衍圣

公府奉祀事、管理孔氏族人，逐渐扩展到对颜、孟、思、曾、仲等十三氏后裔的管理和统领。单就孔府与孟

府之间而言，在家族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孔府统领孟府嫡长孙翰林院五经博士

的袭封和任命。如今存《孔府档案》中的《至圣庙衍圣公府属官额缺册》就有: “孟氏世袭翰林院五经博

士，顺治九年，吏部核准，颜、曾、思、孟、仲世袭五经博士，由嫡派子孙承袭，令衍圣公咨送题补”①的记

载。其二，孔府统领孟府与帝王的政治往来。在类似万寿圣节、帝王视学等活动中，孟府的赴京朝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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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衍圣公保举、推荐和率领。如明代郭本《亚圣五十七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长伯孟公墓志铭》中

载:“遇万寿圣节，必随圣公暨五家博士诣阙拜贺。朝廷赐宴礼部，以宠嘉之。逮至正统元年、嘉靖七年

两朝临雍大典，诏取四氏子孙陪祀，俱宴于礼部，赐锦衣一袭，长皆伯躬逢之”①。

二、孔道辅致力于孟府“中兴”

孟府的崛起主要缘于宋代以来封建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对孟府的扶植，但与孔子后裔对孟府的扶助

亦不无关联，其中尤以孔子五十四代孙孔道辅最为典型，他的努力是孟府得以“中兴”的关键。

宋仁宗景祐三年( 1036) ，“以恢张大教兴复斯文为己任”的孔道辅知兖州，出于对“诸儒之有大功于

圣门者，无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竖之祸而不得血食于后，兹其阙也甚矣”的遗憾，遂访求孟子墓于四

基山之阳并建庙以祠。此事详记于孙复的《新建孟子庙记》，文称:“邹昔为孟子之里，今为所治之属邑，

吾当访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俾其官吏博求之，果于邑之东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

之阳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孙丑、万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庙成，俾泰山孙复文而志

之。”②孔道辅在四基山访墓立庙之后，又于凫村访得孟子第四十五代孙孟宁，荐于朝廷。诏授迪功郎、

邹县主簿，主孟子庙祀。

孔道辅在孟子府庙林墓建设及荐举孟氏后裔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不仅开启了孟氏家族的中兴之路，

也奠立了至圣、亚圣二府之间密切关系的牢固基石。

三、孟府嫡裔行辈依行孔府

唐宋以后，孟子以儒学后继者的身份受到学界、政界关注。与之相伴随，孟子家族也开始与儒学创

立者孔子及其家族产生更加紧密的关联，其中就包括双方后裔的行辈排列。分析孔府与孟府的行辈排

列，可以发现以下两点: 其一，孔、孟两个家族在五十三代( 即元朝) 以前，并没有使用共同的辈份排行。

从第五十四代“思”字辈，始共用行辈排字。但第五十七代又出现了不同，两个人的名字孔讷和孟元都

用了两个字，说明此期两个家族行辈的共用并不严格，也不正规。其二，从五十八代( 即明代) 以后，两

个家族的辈份排行开始完全相同，一直持续到民国，历三百余年。这一现象，很难以“偶然”、“巧合”之

类解释得通。其三，将嫡裔传承与所处朝代相对照，不难看出，当孔氏家族的五十九代孔彦缙在明成祖
( 1402) 时，孟氏家族五十九代孟彦璞已是明穆宗( 1567) 时，孟氏五十九代相对于孔氏五十九代在时间

上已延后了百年之余。这足以说明，如果孔、孟共用同一辈份排行的话，那么孟氏家族一定是效仿孔氏

家族，而不是相反。

·021·

孔子研究 2014年第 1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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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新建孟子庙记》。碑原立于四基山孟庙内，清宣宗道光十四年( 1834) ，由孟广均移入孟子林享殿西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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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孔子家谱及孟子流寓各地支谱的材料记载①，孔子后裔的辈份排序，始于明初孔子五十七代孙

孔讷。其时，由于家族发展，子孙繁衍，生齿无以数计。鉴于此，为使长幼有序，以定尊卑，孔讷提议排定

行辈用字。原定八个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由于各支族繁衍快慢不同，同一时代出现辈份高低的差

异。为满足繁衍较慢各支的需求，又上溯至五十六代孔希学。五十七代孔讷，两个字不宜统一排行辈，

故采用孔讷字“言伯”中的第一个字“言”字。如此，便以预定与逆定合一的形式，排定了孔子后裔自五

十六代到六十五代的十个行辈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并上报朝廷，于洪武二年( 1369) 孟子第五

十八代孙孔公鉴时正式实行。为此，孔府还专门颁布了《孔氏行辈告示》:“立行辈所以分尊卑，定表字

所以别长幼，迩来我族人满数万丁，居连数百里，岂为目不能遍识，且耳不能便闻。若无行辈则昭穆易
紊，无表字则称谓不论。在前业经奉旨更定。今依所列吉字开列于后，凡我族人俱当遵照后开行辈，取

名训字。有不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明太祖所赐行辈共八字，加之原有二字，共计十字。曰
‘希、言、公、彦、承、弘、文、贞、尚、胤’”②。至明熹宗天启年间，明初御颁的十个行辈字已用完，又由孔子

六十五代孙孔胤植主持议定了第六十六代至第七十五代十个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奏准朝廷，

于明思宗崇祯二年( 1629) 颁定实行。其后，孔子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再立第七十六代至第八十五代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个行辈字，于同治二年( 1863 ) 报请朝廷批准，并在同治四年续修族谱时予

以确认和记载。

自孔子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于清光绪三年( 1877) 袭封衍圣公以来，大清腐败的封建政治面临从未有
过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③。作为中国封建帝制在文化观念上的主要支撑，孔子家族注定无法躲避这

场猛烈的“山雨”。鉴于此，敏感的孔令贻未雨绸缪，在上次行辈字并没有用完的情况下，预先将孔氏家

族行辈再续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承锡世绪昌”，规定了第八十六代至第一百

零五代的辈份排序，并咨请当时已退位的清廷内务府核准备案，由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于民国八年

( 1919) 颁行全国④。孔氏家族自五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世系行辈用字，因为均经过上报清朝廷或民国

政府批准，这就使得孔子家谱辈份排行带有了“国定”的性质。而孟氏家族的辈份排序，也是在明朝初

随即仿照孔家。从孔、孟两个家族辈份排行可以看出，从五十四代“思”字辈起，孟氏与孔氏已用了相同

的辈份排字，但其时尚不严格。直到五十八代“希”字辈开始，两个家族的行辈才完全一致起来。这其
实也符合事物发展由不规范到规范的一般规律。孟氏不但行辈依仿孔氏，其家族谱牒修成后也要报孔

府衍圣公备案。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出孔、孟家族在家族事务上统辖与被统辖的关系。

四、孔府与孟府子弟共学

孔子首创私学，平生从事教育。孔子死后，弟子虽然相率离去，但孔氏家族后裔却延续了孔子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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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刘瑞林:《孔氏家族》，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7 页。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见吴汝纶《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九，《续修四库全

书》第 50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73 页。
以上部分参阅了邹城市孟子学术研究会、孟氏宗亲联谊会编:《孟子与孟氏宗族》，第 40 页。



教传统，诗礼传家，重视家族教育。并且，随着历代封建政府由倡导儒学而对孔氏家族的重视，在政治、

经济和家族教育上多方优礼。政府对孔氏家学的支持和干预，使孔氏家学在办学方式上渐由家族私学

向官学转变。在生徒范围上也逐渐吸纳孟、颜、曾氏子弟而相继成为三氏学、四氏学，在规模上呈现不断

发展壮大的趋势。

从现有资料看，孔氏家学始创于三国时期。明吕元善《圣门志》载:“学始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崇圣候

孔羡创建”，这是孔氏家学的开始。

宋元是孔氏家学的确立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1008) ，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诏令增扩孔

子庙，亲作《宣圣赞》，称颂孔子为“帝王之师”。大中祥符二年，“殿中丞孔勖知县事，奏准令就庙侧建

学，以训孔氏子孙”①。三年后，孔子四十四代孙孔勖奏请于家学旧址“重建讲堂，延师教授”②。朝廷准

其奏，这是孔氏庙学的开始。此后，孔氏家学的兴与废，开始置于政府的操控之下，学校性质也由私学向

官学转变。

宋哲宗元祐元年( 1086) 十月，“改建学于庙之东南隅，置教授一员，令教谕本家子弟。其乡邻愿入

学者听，寻添入颜、孟二氏子孙”③。颜氏、孟氏子孙正式进入孔子家学学习，三氏学初具雏形。

明代是孔氏家学的发展和鼎盛期。从《阙里文献考》和《明史》等材料看，明政府对孔氏家学的关注与

管理明显加强。明太祖于洪武元年( 1368) 将孔氏家学改为“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明宪宗成化元年

( 1465) ，“六十一代衍圣公奏准，颁给三氏学官印”。孔氏家学被正式命名为“三氏学”④。明神宗万历十五

年( 1587) ，朝廷又“从巡按御史毛在请，添入曾氏，改名四氏学”，改铸四氏学印信，并比照国子监例设学官，

特许岁贡生员。孔、颜、孟三氏学扩展为孔、颜、曾、孟四氏学。自明太祖到明神宗，孔氏家学快速实现了由

庙学向三氏学、四氏学的发展。在规模壮大的同时，也正式完成了孔氏家学的政治化、官方化历程。

在四氏学的所有经营管理中，无论是学官设置任免，还是生员入学入仕，孔氏家族都处于毋庸置疑

的主导地位，显示了孔氏家族与颜、孟、曾氏之间在家族教育上的不平衡性。

五、孟府与孔府的婚姻缔结

《礼记·昏义》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是

家庭与家族成立的基础。早期婚姻强调的是合二姓之好，目的在于繁衍子嗣。这样的婚姻形式凸显了

两大特点: 一是家族利益至上。家族之间通婚的目的是为了维系两个家族的生存利益。二是男女地位

不平等。片面强调女子贞操，男子则可借“广子嗣”而纳妾。所谓一夫一妻，不过是事实上的一夫多妻。

这样的婚姻形式，历史上曾倍受指责，但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这无非是原始氏族部落早期婚姻形

式的遗存。毕竟，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无论是氏族还是家庭、家族，人口的多少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

其群体的存续和发展。因此，合二姓之好，更多地繁衍子嗣以保障部落或家族的生存，相对于个人情感

的满足，显得更加根本和重要。婚姻性质由初级物质型向高级情感型的转变，必以生产力提高下丰富的

物质保障为前提。只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等级要素掺入婚姻，促成婚姻的质变，最突出地体现在由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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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的同姓不婚，向强调等级的良贱不婚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地域相邻而地位、实力相当的两个家

族，便成为婚姻缔结首要的理想选择，这就是传统所说的“门当户对”。

孟府的婚姻规则及其缔结方式，由于资料的匮乏已无从详知。但钩稽存世的零星资料，不难看出其

依然遵循了以上规律: 一是地域相邻; 二是门第相近。由于孔府与孟府之间合于以上条件，因此，双方的

婚姻缔结呈现较频繁的状态。以下是根据全部存世的亚圣公墓志所作的双方婚姻关系的统计:

关系
姓名 妻 继妻 继妻 继妻 女( 适)

五十二代孟惟恭① 李氏

五十三代孟之训② 孔氏 仇氏

五十六代孟希文③ 孔氏

五十八代孟公綮④ 孔氏 孔闻绍

五十九代孟彦继⑤ 孔氏

五十九代孟彦璞⑥ 颜氏 颜赓

六十代孟承光⑦ 张氏 孔贞?

六十代孟弘誉⑧ 孔氏

六十一代孟闻玺⑨ 孔氏

六十三代孟贞珮瑏瑠 刘氏 孔氏 苑氏 高氏

六十三代孟贞仁瑏瑡 董氏 孔氏

七十代孟广均瑏瑢 王氏 张氏 白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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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瑏瑡

瑏瑢

桂孟:《孟惟恭墓志》，见史鹗编明世宗嘉靖本《三迁志·碑记二》( 现存北京首都图书馆) 。文收入刘培桂编著:
《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88—90 页。

张思大:《孟之训墓志》，见史鹗编明世宗嘉靖本《三迁志·碑记二》( 现存北京首都图书馆) 。文收入刘培桂编
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105 页。
孔公恂:《亚圣五十六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士焕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

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7 页。
王景:《亚圣五十八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橐文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

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8 页。
孔弘干:《孟彦继墓志》，见史鹗编明世宗嘉靖本《三迁志·碑记二》( 现存北京首都图书馆) 。文收入刘培桂编

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215 页。
孔贞干:《亚圣五十九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朝玺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

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8 页。
申时行:《亚圣六十代孙赠太仆寺卿永观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墓志铭》，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8 页。
⑨ 孔闻诗:《亚圣六十一代孙世袭锦衣卫千户振扬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

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9 页。
孔尚先:《亚圣六十三代孙山西平阳府绛州清军同知玉珂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

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60 页。
孔兴琏:《亚圣六十三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四级静若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

志·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9 页。
万青藜:《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八级雨山公墓志铭》，见王轩手抄稿。以上表格中所引资料又均见刘培桂编

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89、106、171、204、216、233、270、301、316、338、347、439 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孟氏与孔氏两个家族之间的确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婚姻关系。表中孟子五十二代

至七十代共十二个后裔，有八个娶孔氏为妻( 包括继妻) ，并且，其女儿中有两人适孔氏。担任清翰林院

检讨、山西学政的孔氏后裔孔尚先在为孟贞珮写的《墓志铭》中就称: “余与孟氏世讲也，又世姻也”①。

另一孔氏后裔、担任清盐运使的孔兴琏，在为孟贞仁写的《墓志铭》中也称“余与公累世通家”②。孔子

六十一代孙孔弘干，在为孟子五十九代孙孟彦继写的《墓志》中也有“孔孟有朱陈之好”③的记述。上述
《墓志铭》中一再提及的“世姻”、“累世通家”、“朱陈之好”，概括反映了两个家族之间婚姻关系的

亲密④。

六、孔府为孟府撰写墓志铭

墓志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碑刻以特有的方式为后人开启了一扇不同于文献记录的新窗口。仔细
研读孟子林庙石刻，从中可发现以往不曾引起注意的两个家族间的有趣现象，即被政治主从关系所掩盖

的彼此平等笃厚的私人友情。刘培桂的《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作为迄今为止收入孟子府庙石刻最全

的力作，收入了十三篇孟子后裔《墓志》，其中为孔子后裔所撰者即有六篇⑤，几乎占了一半的比率。墓

志铭作为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将死者在世时的持家、德行、政绩、功业等浓缩为一份个人档

案。一个人的生平所为，在去世的一瞬间化为身后声名，这一转化通过墓志实现。而对于古人而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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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孔尚先:《亚圣六十三代孙山西平阳府绛州清军同知玉珂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
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60 页。
孔兴琏《亚圣六十三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四级静若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

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9 页。
孔弘干《孟彦继墓志》，见史鹗编明世宗嘉靖本《三迁志·碑记二》( 现存北京首都图书馆) 。文收入刘培桂编

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346 页。
上表还显示出: 孟府婚姻并不仅限于与孔府之间，另与复圣颜氏及李氏、刘氏、苑氏、高氏、董氏、张氏、白氏等一

般家族均存有婚姻关系。这说明孟府婚姻关系的建立并非仅限于大族，也就是说，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孟府似并无严
格限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便不是名门望族，也必然是殷实之家、地方官僚或取得功名者。显然，地域相邻与
“门当户对”两个婚姻缔结原则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墓志》对此屡有反映。如潘榛的《孟承相墓志》就曾述及: 孟承相
凡四子，“婚嫁俱里中名阀”，其孙孟闻钲“为诸生有名”，与嘉靖年间巩昌府通判潘榛家族宿有“秦晋盟”( 潘榛: 《孟承相
墓志》，见胡继先编明神宗万历本《孟志·名裔》( 现存清华大学图书馆) 。文收入刘培桂编著: 《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
第 269 页) 。又如孔兴琏的《亚圣六十三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四级静若孟公墓志铭》也曾述及: 孟子六十三代孙翰
林院五经博士孟贞仁的原配董氏，虽然并非儒学名门，但也是邹邑庠生董纪之女，而其“子八人”、“女六人”、“孙男十六
人，孙女十人”、“曾孙十一人，曾孙女十一人”，“嫁娶俱里中名门”( 孔兴琏: 《亚圣六十三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四
级静若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儒藏》第 10
册，第 59 页。文收入刘培桂编著: 《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346—347 页) 。
包括: 孔公恂:《亚圣五十六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士焕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

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儒藏》第 10 册，第 57 页; 孔弘干: 《孟彦继墓志》，见史鹗编明世宗嘉靖本
《三迁志·碑记二》( 现存北京首都图书馆) 。孔贞干:《亚圣五十九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朝玺孟公墓志铭》，见孟衍
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8 页。孔闻诗:《亚圣
六十一代孙世袭锦衣卫千户振扬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
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9 页。孔尚先:《亚圣六十三代孙山西平阳绛州清军同知玉珂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
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60 页。孔兴琏:《亚圣六十
三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四级静若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墓志铭》，四川大学古
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9 页。以上均另见刘培桂编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171、215、269、315、337、
346 页。



人行迹事关家族荣辱，因而墓志的撰写总是受到特别的重视。墓志行文的优劣无非取决于墓志撰写者

的文字水平与主观情感两个因素，因而墓志的撰写多请名家挚友完成。孟子后裔的墓志多请孔子后裔

撰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个家族之间关系的亲密。孟子五十九代孙孟彦继娶孔弘礼女为妻，而孟彦

继去世后，托邹邑庠士张南岗请孔弘干写《墓志》，孔弘干即表达了其与孟彦继之间的深情厚义: “君与

余少同庠序，厕国学则同堂同班，辱爱甚深，闻讣即哭于室。”①

孔子五十八代孙曲阜少詹事孔公恂与孟子六十五代孙孟希文“友善二十余年”，所以，当孟希文的

长子孟元( 字长伯) “走使以公状请为铭”时，孔公恂便自然流露出了彼此情感的深笃: “客秋抵邹，往吊

孟公士焕，哭失声。盖惜公之年不逮其德，而言念交游，今昔之感系之，安能不大恸于怀也。”②

孟子六十一代孙世袭锦衣卫千户孟弘誉的原配夫人也是孔氏后裔，子孟闻玺又娶孔闻訏女。孟弘

誉死后，其子闻玺“持公行状”“乞铭于”孔子六十二代孙孔闻诗，孔闻诗欣然应允: “余与令先君姻娅世

好也，素为莫逆交。于髫年时见公瑰琦磊落，不与俗侔，心窃韪之。”③少慕不俗之气，长为莫逆之交，缱

绻笃深之情溢于言表。

七、孔府为孟府立石篆额书丹

考察孟子林庙碑碣，不难发现，孟氏家族许多碑石的刻立都有孔氏后裔的参与。详见下表④:

朝代 碑刻名称 撰写者 篆额书文者

元

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 孙 傅 迪功郎、新泰学政、阙里孔端朝书

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 仁 宗 宣圣五十四代孙、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思晦篆额

朱国公祠堂记 曹元用 宣圣五十四世孙、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思晦篆额

孟子庙资田记 蔡文渊 宣圣五十四世孙、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思晦篆额

邹国亚圣公庙兴造记 郑 质
宣圣五十五代孙、从仕郎、济宁路曲阜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
劝农事孔克钦书

思本堂记 郑 质 宣圣五十五代孙、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克坚篆

太师右丞相过邹祀孟子之碑 杨 惠 宣圣五□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 克 坚篆额

明

孟惟恭墓志 桂 孟 宣圣五十六代孙、资善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希学篆

代祀邹国亚圣公题名记 薛弥充 宣圣五十五代孙、承事郎、世职曲阜知县孔克? 篆额

天顺五年辛巳重修孟母断机祠记 许 彬 宣圣六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弘绪篆额

大明重修亚圣庙记 刘 健 宣圣六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阙里孔弘泰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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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孔弘干:《孟彦继墓志》，见史鹗编明世宗嘉靖本《三迁志·碑记二》( 现存北京首都图书馆) 。另见刘培桂编著:
《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216 页。

孔公恂:《亚圣五十六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士焕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
墓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7 页。另见刘培桂编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171 页。
孔闻诗:《亚圣六十一代孙世袭锦衣卫千户振扬孟公墓志铭》，见孟衍泰等编清世宗雍正本《三迁志·祭谒·墓

志铭》，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第 10 册，第 59 页。另见刘培桂编著:《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 315 页。
表中“□”为残毁不清的字。



( 续表)

朝代 碑刻名称 撰写者 篆额书文者

明
孟彦继墓志 孔弘干 至圣六十一代孙、太学生、振斋孔弘干撰并篆盖

重修亚圣祖妣祠堂记 李 玉 阙里三氏庠生、龙川孔承宗书丹

清
亚圣庙新天震井序 方鸣球 至圣六十八世孙孔传枞书

“亚圣孟子墓”碑 张继邹 候选复设教谕、恩贡生、阙里孔继堋篆额

上表反映出，孟子林庙立石多由孔府衍圣公参与，或篆额或书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究其原

委，应与两个家族之间的友谊不无关联。孔子五十八代孙、孔颜孟三氏子孙学录孔公璜，于明武宗正德

十年( 1515) 秋写的《谒先师邹国亚圣公庙有题》，诗中的两句“邹鲁斯文同一脉，古今乔木第三家”①，可

作为诠释这一现象的极好注脚。

如果说孔府与孟府的关系，在事关礼仪与政治的家族事务中，较多地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依附关系

的话，那么双方的私人生活往来却呈现出更多的平等与友谊。这样的友谊建立在两个家族之间趋同的

学缘与地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观念与情感认同之上，因而更具鲜活性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 上接第 23 页)

当对什么是该讲述出去的儒学核心内容已是胸有成竹，当对使用的话语也已经心知肚明，这也同时

是加强世界多元文化意识的过程。儒学思想文化要跨出去，要去交流，要“和”出去，要传播出去，求得

别人的理解，就必须要有世界多元文化意识。要清楚地理解，一多二元延伸的“求同”( 或不和) 文化是

跟儒学的“一多不分”的“和”范畴与结构根本差异的两种文化。所谓范畴与结构差异，就指它们叙述的

是两个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故事，故事及其语言、概念和话语有着明显不同的结构

和逻辑。“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高度概括准确地表述了二者在范畴、结构以及逻辑上的根本差别。

有了这种理解，才算是有了总体上对儒学乃至中华文化精神的自觉，才算是具备了世界多文化意识，才

能开始寻找多文化“和而不同”的途径，掌握儒学跨文化对话与传播的主动权。

用中西两边文化的对照阐释实现儒学的跨文化，可以扫除文化雾霾。这条路就是，由知彼而知己，

达到知己知彼，以自觉、自信、自强的心理，结束文化自卑、困惑和彷徨。中国儒学学者需走这条路，美

国、西方学者也必须走这条路; 美国、西方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让世界了解。西方要了解儒学及中华

文化，需先了解西方文化自己。这种了解，必须是在基本范畴意义上的了解，即了解整体、了解结构，了

解西方思想传统一路走来围绕的是要完成一个什么计划。在这样的意义上，“一多二元”是一个必然的

阐释域境。现在你对照“一多二元”，就得到了儒学与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两边文化的清晰认识是

通过彼此的对照阐释，由此，两边获得了互相从自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对两边哲学与文化的对照

阐释，可称之“出庐山”;“出庐山”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不知彼而不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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